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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科学是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相融合的产物。希腊科

学在天主教统治的欧洲，被大规模地翻译引进，并形成欧洲中世纪后

半叶的第一次学术复兴。欧洲的这场学术复兴，稳扎稳打、缓慢推

进，成功地实现了希腊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融合，为三百年后的

下一次文艺复兴以及近代科学的最终诞生，奠定了制度基础和观念基

础。制度基础就是大学，观念基础就是经院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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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自由的精神，使中国人错失了希腊理性科

学的话，那么，对基督教与近代科学之关系的无知和误解，使我们也无法

真正理解近代科学。近代科学是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相融合的产物。我

们可以说，没有希腊科学的复兴就没有近代科学，我们也可以说，没有基

督教就没有近代科学。

希腊理性科学在公元前 ６—前 ３世纪的古典时期成型，在公元前 ３世

纪—公元元年左右的希腊化时期发扬光大。随着罗马文明的崛起，环地中

海地区的希腊化文明慢慢消褪了它的光彩。罗马人对希腊科学只有泛泛的

爱好，并无发扬光大的兴趣。虽然在罗马帝国的地盘上，希腊化科学继续

孕育了托勒密 （约９０—１６８）这样伟大的天文学家和盖伦 （１２９—２００）这

样伟大的医学家，但总的来看，对纯粹学术的热情在慢慢消逝。等到西罗

马帝国于公元 ４７６年被灭亡之时，希腊科学只存在于一些百科全书、手

册、汇编之中，希腊学术被大大的稀释了。基督教于公元 ３８０年成为罗马

国教之后，势力逐渐扩大，对异教学术多持抵制态度，无形中加速了希腊

科学的式微。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进入封建社会，入侵的蛮族建立

了大大小小的封建王国。蛮族文化水平很低，没有自己的文字，但陆续归

信基督教。从６世纪到 １０世纪之间，欧洲陷入黑暗年代，生产力水平低

下、学术之光几乎熄灭，只有教会中人读书识字，保留了一点点古典学术

的遗产。

希腊科学在自己的故乡东罗马帝国长期处于休眠状态。公元 ３３０年，

君士坦丁大帝把罗马帝国的政治中心向移往新首都君士坦丁堡。４７６年西

罗马灭亡后，罗马帝国皇权统一归于东罗马皇帝。东罗马帝国一直延续到

１４５３年被奥斯曼帝国灭亡，后人又称之为拜占庭帝国。东罗马教会在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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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立发展中，与西罗马教会渐行渐远，１０５４年正式分裂成东正教。拜占

庭帝国长期施用政教合一的体制，教会限制世俗学术的发展，使希腊科学

无任何发展空间。希腊古典科学文献沉睡在拜占庭帝国的各处，直到被灭

国时重新被发掘出来，为欧洲文艺复兴推波助澜。

希腊科学虽然在拜占庭休眠，在欧洲绝迹，却于 ８世纪传到了阿拉伯

世界。伊斯兰学者在他们贤明君主的支持下，大量翻译希腊科学文献，并

且通过自己的独创性研究把希腊理性科学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从 ８世纪到

１２世纪４００年间，史家所谓的伊斯兰黄金时代，出现了炼金家贾比尔·伊

本·哈扬 （约７２１—８１５）、数学家花拉子模 （约 ７９０—约 ８５０）、天文学家

阿尔·巴塔尼 （约８５８—９２９）、物理学家阿尔·哈曾 （９６５—１０３９）、医学

家阿维森纳 （９８０—１０３７）、哲学家阿维罗意 （１１２６—１１９８）等一大群杰出

的学者。然而，黄金时代并没有持续下去。近代科学也没有在阿拉伯世界

提前诞生。

罗马教会统治的欧洲地区从１１世纪开始出现复苏的迹象。１０９６—１２９１

年持续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促成了拜占庭所保存的希腊文明、阿拉伯文

明以及通过它所了解的中国文明，与欧洲人所继承的罗马文明之间的交流

和融合。希腊科学文献通过阿拉伯文为拉丁欧洲所知晓。１２世纪，欧洲开

始了史家所谓的大翻译运动。刚刚从穆斯林手中夺回的西班牙，以及与希

腊化区接近的意大利成为翻译运动的两大中心。经过一百年的努力，欧几

里得的 《几何原本》、托勒密的 《至大论》、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著

作、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都被译成了拉丁文。大翻译运动使欧洲告别

了黑暗年代，迎来了第一次学术复兴。

我们简短地回顾希腊科学在公元第一个千年的历史命运，可以发现它

历经了三种后果截然不同的遭遇：在拜占庭帝国，它被抑制、冷藏；在阿

拉伯世界，它一度被发扬光大，但好景不长；它最晚来到由天主教统治的

欧洲，被大规模地翻译引进，并形成欧洲中世纪后半叶的第一次学术复

兴。所不同的是，欧洲的这场学术复兴，并没有如阿拉伯世界那样很快为

希腊科学添砖加瓦，也没有如阿拉伯世界那样只保持了短暂的辉煌，相

反，这场学术复兴稳扎稳打、缓慢推进，成功地实现了希腊文明与基督教

文明之间的融合，为三百年后的下一次文艺复兴以及近代科学的最终诞



２８２　　 清华西方哲学研究

生，奠定了制度基础和观念基础。这个制度基础就是大学，观念基础就是

经院哲学。

一　大学：自由学术的制度保障

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大学既没有出现在学术繁荣的古代希腊，也没有

出现在文教昌盛的中国，而是出现在中世纪的欧洲。这件历史事实本身就

应该引发我们的思考。什么是大学？许多中国人或许会认为，顾名思义，

所谓大学就是接续小学和中学的高等教育机构。然而事实上，几乎所有的

中国大学新生都会发现，高中和大学似乎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教育机构。中

国学生感受最深的是，高中和大学生活并不能连续过渡，无论是学习方式

还是生活方式都存在着一个跳跃，以致新入学的学生都要有一段时间的适

应期。什么原因呢？因为中国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或多或少是从中国传

统延续下来的，而大学的制度构架却完全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在西方国

家，中学与大学之间就没有这样的跳跃感。

中国的大学尽管是学习西方的结果，但仍然深受本土文化的影响，形

成了与西方大学很不一样的办学路数。时至今日，中国大学的问题越来越

多。解决这些问题的第一步，应该是回溯一下大学的本来含义。事实上，

在中国近代建设大学的历史过程中，许多时候我们只看到了大学功能的某

些方面，比如培养人才、生产和传播科学知识、推动技术进步，而没有看

到作为自由学术的制度保障这一根本的方面。也可以说，我们抓住了末

端，忽视了本源。为什么在中世纪出现的大学，成了自由学术的制度保

障？为什么在所谓的黑暗中世纪、所谓的基督教一手遮天的历史条件下，

竟然会为自由学术打造了这样的制度安排？

当然，之所以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我们对基督教已经有了一些根深

蒂固的误解和偏见。比如，我们经常说黑暗的中世纪，可是近一百年来的

历史研究表明，真正称得上黑暗的只是中世纪前期五百年，而自 １１世纪

开始，欧洲就开始翻译希腊学术典籍，开始了第一次学术复兴。再比如，

我们经常以为，基督教会像中国古代的皇帝那样奉行思想专制，不容异教

学术，实际上，多数时候教会奉行的是 “耶路撒冷的归耶路撒冷，雅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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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雅典”、神圣教义与世俗学术并行不悖的政策。此外，在中国，因为多

年的意识形态宣传，人们大概都认为，宗教是科学的死敌，基督教对近代

科学的先驱者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进行过残酷迫害，实际上，近代科

学是在基督教的汪洋大海中生长起来的，近代科学的先驱者们都是基督

徒，如果宗教是科学的死敌，科学怎么可能出现并且成长壮大？教士哥白

尼毕业从事教会事业，从未因为他的日心天文学受过教会的迫害。布鲁诺

被烧死，不是因为他宣传哥白尼学说，而是因为他的宗教信仰。布鲁诺死

于１６００年，而罗马天主教会发出对哥白尼著作的禁令是在 １６１６年。伽利

略的确因传播哥白尼学说而在 １６３３年被判终身监禁、著作被查禁，但这

是一个特别的个案，牵涉到当时教会、王权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不能看

作基督教会一贯敌视科学的证据。１７１８年伽利略的部分著作被解禁，１８５３

年全部著作解禁，１９９２年教皇保罗二世公开承认对伽利略的判决是错误

的。

基督教是一个绵延了两千多年的宗教，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宗

教与科学的关系、教会对待科学的态度都在改变，笼统地说宗教是科学的

敌人肯定是有问题的。另外，作为对宗教很不熟悉的中国读者还要特别注

意，无论你是正面评价还是负面评价基督教对于欧洲文明的影响，你都不

能否定和忽视这种悠久而又深远的影响本身。缺了基督教这个背景，要理

解西方的历史文化是不可能的，正如离开儒家思想，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

文化一样。

基督教诞生于罗马帝国，一开始是穷苦人民的宗教，而且受到罗马统

治者残酷的迫害。基督教的普世主义提倡人人平等，强调耶稣不只是犹太

人的救世主，而是全人类的救世主。无论穷人还是富人，自由民还是奴

隶，男人还是女人，只要你信奉耶稣，你就能得到拯救，获得永生。在当

时社会动荡、精神上穷途末路的罗马帝国，基督教很快就吸引了成千上万

的信奉者，特别是那些社会的弱者和边缘人群。罗马帝国一直对基督教采

用打压迫害政策，直到公元３１３年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基督徒不再是异教徒

为止。基督教为了生存和发展，经历了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正如专门研

究中世纪的科学史家格兰特 （ＥｄｗａｒｄＧｒａｎｔ，１９２６—）所说，与伊斯兰教相

比，基督教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传教缓慢。数百年的时间里，它积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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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异教文化、与世俗文化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一方面，它适应异教学术并

作出自己的调整；另一方面，它也影响了世俗学术的内容和发展方向。正

由于传教缓慢，基督教有时间吸收异教学术为我所用，结果是，异教学术

成为基督教身体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予以彻

底消除。异教学术与基督教形成了生态共存的局面。

新约全书是用希腊语书写的，因此基督教一开始就已经带有两希文明

（希伯来和希腊）相结合的痕迹。记录耶稣及使徒言行的新约全书完成于

公元第一个世纪，于四世纪正式定型。这期间，无数有学问的基督教护教

学者致力于澄清教义、解答疑问、应对希腊化哲学的许多问题和困境，建

立了基督教与异教学术之间的生态共存关系。一方面，早期教父们对于希

腊学术持明确的贬低态度，认为希腊科学只能提供或然性的知识，远非确

定性的真理，希腊科学的许多命题和思想是错误的、有害的。但另一方

面，教父们通常都接受过希腊罗马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异教学术已经成为

他们知识背景的一部分，因此对希腊科学的贬低态度没有也不可能走向极

端的拒绝，相反，他们逐步接受了所谓的 “婢女论”，即异教学术虽然没

有接受上帝的启示因而达不到真理，但是，它们可以为接近基督教神学这

种更高的知识形态做准备，因此可以像婢女一样被利用。婢女论贬低但不

拒绝希腊科学，成为罗马时代基督教对待世俗学术的标准态度。

与异教学术和平共处的这种态度与基督教教义中对待国家的态度也有

关系。基督教信奉 “耶稣的归耶稣，凯撒的归凯撒”，即神权和王权之间

是彼此独立的，这就形成了在基督教世界教会与国家并存的局面。在实际

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教会与国家的权威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有不同的

权重，但理论上，这种双重权威应该是平衡的。尽管在早期为了争取自己

的地位，罗马教皇一直强调教权高于王权、教皇凌驾于国王之上，但在真

的占据上风之后，教皇也从未把一位主教任命为国王。

更重要的是，基督教在中世纪继承并且光大了罗马的法律传统，使得

欧洲社会成为一个根本意义上的法治社会。著名法学家伯尔曼 （Ｈａｒｏｌｄ

ＪＢｅｒｍａｎ，１９１８—２００７）在他的 《法律与革命》一书中说： “这个运动在

所谓的格列高利改革和授职权之争 （１０７５—１１２２）达到了顶点，导致了第

一个西方近代法律体系即罗马天主教 ‘新教会法’ （ｊｕｓｎｏｖｕｍ）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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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最终也导致了王室的、城市的和其他新的世俗法律体系的形成。”① 他

把这个由教皇格列高利七世 （约１０２０—１０８５）发起的改革运动称为教皇革

命 （ｐｏｐｅｓ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并且认为正是教皇革命为基督教欧洲奠定了法制基

础。通过教皇革命，澄清了教会与世俗政权之间的权力边界，使精神权威

和世俗权威相互独立并存，也为欧洲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立法树立了榜

样。我们看到，基督教实际上继承了希腊的自由学术以及罗马的法律精

神。

从公元１１世纪开始，在神圣教权和世俗王权之外，欧洲出现了一个

新的社会力量，那就是城市。在中国历史上，城市无论是起源于战略要

地，还是起源于商业中心，都最终完全归属于皇帝，而且通常成为一方的

行政权力中心。现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城市是相对于乡村而言的，往往只看

到它人口密集、工商业繁荣的一面，没有想到欧洲中世纪兴起的城市最大

的特色是它的自治特征。这些由商人和手工业者结成的自由民的自治政

体，在罗马帝国瓦解之后政治上四分五裂的欧洲蓬勃兴起。通常他们从国

王那里获得特许状，享有自治权利。市民们不再受封建主以及封建法律的

制约。欧洲城市的自主发展、独立自治是中世纪一道亮丽的风景，工商业

因此获得了巨大的自由发展空间。蕴含在城市中的这种新兴政治力量，在

世界上其它地区都不曾有过。

居住在自治城市中的市民们也组建各种各样的自治组织，以规范行业

行为、维护同行正当权利。比如皮革匠行会、裁缝行会、陶瓷行会、酿酒

行会等，成为城市中的自治组织。这些行会或社团被称为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在

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有一类人群及其组成的自治社团格外引人注目，那就

是学生联合会、教师联合会或师生联合会。这就是大学。

１大学是一个自治机构

１１世纪开始的大翻译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学术复兴，使许多城市开办

了各式各样的学馆 （ｓｔｕｄｉｕｍ），以满足日益高涨的对希腊学术和罗马法的

兴趣和学习热情。从学馆转变为大学的关键标志不是教学规模的扩大，也

① 伯尔曼 （２０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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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拥有自己的房屋不动产，而是教师和学生组建的具有法律意义的自治

联合会。在城市的诸多行会、社团和联合会中，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联合

会最稳定持久，结果在１３世纪就独享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一词，使之成为一个专

名。这就是今日 “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一词的由来。

最早出现的两个大学中，博洛尼亚大学更多的是一所学生大学，而巴

黎大学主要是一所教师大学。大学内部，同乡会和寄宿制学院是两个扮演

重要角色的团体组织。在博洛尼亚大学，由几个学生同乡会会长选举产生

校长。大学校长由学生担任，连教师也要向学生校长宣誓效忠。 《欧洲大

学史》写道：“与中世纪所有的法人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大学是按照它

们所享有的特权 （或如它们所说的 “自由与豁免”）来划分的。在这些特

权中，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是自治权，即大学作为法人团体有权处理与外部

的关系、监督成员 （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的录用、制定自己的章程并通

过一定程度的内部管辖强制实施，而其他的特权则由法人团体的成员所享

有。教师和学生具有相同的个人地位。这些情形产生于 １２世纪而定型于

１３世纪。”①

大学是学生或教师组建的有法律地位的自治组织，与城市当局订立自

我保护的条约，捍卫自身的权益。比如，学生可以向城市当局要求享受教

士的种种特权，免税、免服兵役，个人财产不受地方当局查封，不接受地

方市民法庭的指控，只服从于教会法庭，有时甚至也不受当地的宗教法庭

的指控，而是由自己的教师设立裁判所。比如，大学要求城市当局不得随

意提高房租，不得对外国学生动用司法权。１１５５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巴

巴罗萨腓特烈一世在博洛尼亚颁布 《安全居住法》，允许教师和学生自由

迁移，强令本国人不得拖欠外国学生债务等，为外国学生提供种种法律保

护，是大学从世俗行政当局那里争取权益的一个典型。

由学生组成的学生大学与教师也订立自我保护的条约， “在博洛尼亚

大学，那里的学生行会，在一开始聘请教授时，就通过罚款来监督教授是

否良好地履行自己的教学职责、是否准时上课、是否上了足够的课时，为

① 里德 －西蒙斯 （２００８：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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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支付罚金，教授们必须事先存下一笔钱来支付保证金”①。相反，由教师

组成的教师大学，则对学生也有相应的规矩和约束，比如及时支付学费之

类。

大学的法律化、制度化包括许多方面。它要从教皇或者国王或者封建

主那里获得特许状，成为有法律地位的自治组织。它要与城市当局订立自

我保护条约，包括大学师生享有特权、免税、限定房价等。它也要有自己

的宪章，以规范教学事务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比如教师资格的遴选、教师

的权利和义务、科目和课程的设置、教材的选择、教学计划的制定、学位

的颁发等。得益于教皇法律革命，大学成为法治欧洲最有活力的一个新兴

政治力量。在教权与王权之间左右逢源，发展壮大自己。借助于教皇的特

许状，大学向世俗地方行政当局要求自己的成员享受教士的特权。借助于

皇帝的支持，大学向教会要求学术自由。有些大学教师享受教会的俸禄和

教士的特权，但并不从事教会工作，不尽教会的义务。正是在欧洲中世纪

教权和王权并立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大学慢慢成长壮大为欧洲第三大政治

势力。

２大学提供基督教世界普适的学问标准

除了学生和教师的自治结社之外，大学建立的另一个重要的标准是获

得教皇或世俗当局的认可，从而获得法律上的独立地位。正是教皇或者国

王颁发的特许状，将大学与同时代其他学校如主教学校、城市学校、托钵

僧教团学校以及私人法律学校等区别开来。

教皇为大学颁发特许状的初衷是在基督教世界建立统一的神学教师教

学许可证，许可在一所大学教授神学，也就意味着在所有大学都拥有教学

资格，相当于拿到统一的教师资格证。教皇为大学颁发特许状，使大学成

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泛欧洲的机构。在大学这个特殊的场所，来自欧洲不同

地区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学习知识和探讨学术，形成普世主义的学问标

准。

作为教皇法律革命的后续，对罗马法的学习和研究渐成热潮。博洛尼

① 里德—西蒙斯 （２００８：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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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地区从１１世纪下半叶就开始出现法律学校，１１８０—１１９０年间学生组织

同乡会，同乡会结盟成为大学，１２１９年教皇决定颁发教学许可证，１２５２

年订立大学章程，其中规定学生们自己雇用教师，规定教师薪金。就其教

学内容而言，博洛尼亚大学主要是一所法律大学，而巴黎大学主要是一所

神学大学。１２００年，法国国王允许学生享有教士的特权。教皇在 １２１５—

１２３１年授予大学章程。巴黎大学由 １２２０年组成的四个同乡会组成，１２４０

年校长由教师选举产生。

除了教皇颁发特许状之外，还有另一个因素使大学能够提供普适的学

问标准，那就是大学的学位制度。古希腊和罗马的学校，从未有过颁发学

历和学位证书的传统。大学向自己的学生颁发学位，是大学的行会性质决

定的。大学作为学生和教师的行会组织，其基本功能就是设置行业门槛、

行业标准，提供产品标准。与其他行业的区别在于，大学因为是知识传授

的机构，所以享有知识本身固有的普世品格。大学所维系的产品标准，就

是学术标准。获得大学学位，意味着经受过合格的学术训练，因而享有相

应的学术地位。一所大学颁发的学位，在整个基督教世界都予以承认，正

如一所大学的任教资格在其他大学也通用一样。今天大学之间互相承认学

分、学历，教授在大学之间流动，都出自这个传统。

早期的大学通常有四种学院：艺学院 （ｆａｃｕｌｔｙｏｆａｒｔｓ）、神学院 （ｆａｃ

ｕｌｔｙｏｆｔｈｅｏｌｏｇｙ）、法学院 （ｆａｃｕｌｔｙｏｆｌａｗ）、医学院 （ｆａｃｕｌｔｙ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艺学院读２—３年可以获得学士学位，再读 ２—３年可以获得硕士学位。获

得硕士学位之后，要在艺学院义务教学两年，之后可以进入其他三个专业

学院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意味着有资格留在专业学院里任

教。

获得学位的学生可以穿着特别设计的服装参加典礼。今天在中国采用

的罩袍式学位服装，就是从中世纪一直传下来的。它的原型是教士服。

３大学以讲授自由之艺为基本

虽说博洛尼亚大学以法学为主，巴黎大学以神学为主，但它们作为大

学，都有一个主要讲授自由之艺 （ｌｉｂｅｒａｌａｒｔｓ）的艺学院作为其基础。艺

学院在中文里有许多翻译，比如文学院、人文学院、博雅学院、本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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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都有一定的道理。我为了强调它教授的是自由之艺，译成艺学院。

所谓自由之艺，就是从罗马流传下来的自由七艺，指自由民应接受的

七门基础课程。其中的语文三艺 （Ｔｒｉｖｉｕｍ）即语法、修辞和逻辑，数学四

艺 （Ｑｕａｄｒｉｖｉｕｍ）即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合称七艺 （ｓｅｖｅｎ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自由七艺是西方人文教育的基础，故汉语学界也有人把 ｌｉｂｅｒａｌａｒｔｓ

译成人文七科，把 ｌｉｂｅｒ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译成人文教育。自由七艺均来自希腊，

是对希腊学术的某种稀释。但是，它却是罗马文明遗留给中世纪的两大文

化财富之一，另一大财富是罗马法。

七艺传到中世纪早期的黑暗年代，知识含量十分有限。语文三艺差不

多只是拉丁语的阅读与写作训练，数学四艺成了教一点粗浅的算盘、教会

历法、圣歌练习以及一些实用几何。１２世纪学术复兴以来，为七艺增添了

许多新材料。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著作被

引入艺学院的教学之中。到了 １３世纪中期，艺学院的课程系统不再是七

艺，而是按自然哲学、伦理学和形而上学三种哲学分支进行三分。逻辑学

和修辞学成为三艺中的主科，自然哲学则取代了四艺。修辞学成为法学的

预备科目，而逻辑学与自然哲学是医学的预备科。

把自由之艺作为大学学习的基础，这是中世纪大学对于希腊和罗马古

典文明的继承。在城市工商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学，本来要面向 “经济

建设主战场”，为教会和国家 “培养人才”，但是拉丁欧洲人并没有短视到

把大学办成职业培训机构，那样的话，大学就与一般的行业公会办的学校

没有什么区别了。与自由之艺相对的，中世纪还出现过机械之艺 （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ａｒｔｓ，拉丁文 ａｒｔｅ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ｅ）的说法。最早在 ９世纪的爱留根纳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ＳｃｏｔｕｓＥｒｉｕｇｅｎａ）城，已经提出如下七艺：制衣 （ｖｅｓｔｉａｒｉａ）、农

艺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建筑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兵艺 （ｍｉｌｉｔｉａａｎｄｖｅｎａｔｏｒｉａ）、商贸

（ｍｅｒｃａｔｕｒａ）、烹调 （ｃｏｑｕｉｎａｒｉａ）、冶金 （ｍｅｔａｌｌａｒｉａ），表达人类的低级需

要。后来，圣维克多的休 （ＨｕｇｈｏｆＳａｉｎｔＶｉｃｔｏｒ，１０９６—１１４１）用航海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医学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戏剧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ａｒｔｓ）分别替代了商贸、

农艺和烹调，使机械七艺的地位有所上升。但是，我们看到，中世纪大学

创建的时候，并没有把机械之艺作为主打学科，因为他们相信，这些机械

之艺用不着到大学来学，而大学作为大学，首先要学习自由之艺。全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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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七艺里，只有医学被突出出来，建立了单独的医学院。

神学、法学、医学三个专业学院并不从 “在职人员”中招生，快速地

直接培养高级专业人才，而是要从艺学院接收毕业生。这个伟大的大学传

统一直传承到今天的欧美发达国家。像哈佛大学的法学院、管理学院、医

学院定位为专业学院，不能招自己的本科生。它们的生源都是文理学院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Ａｒｔｓ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的毕业生。不像今天的中国、今天的北大，

那些文科的高考状元都跑去读管理学院。今天的文理学院就是当年的艺学

院。艺学院成为大学的基础学院，是大学的基本办学模式。

今天的正牌大学生被称为 “本科”生，但人们不太深究 “本科”两

个字的真正含义，也不清楚汉语里 “本科”两个字从何而来，不明白为

什么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被译成 “本科”。 “本科”这个词是蔡元培先生发明

的，用它想表达的意思是，文科和理科是大学里的 “基本之科”。蔡元

培提出 “本科”概念，是继承了欧洲大学的 “艺学院”传统。他在 《我

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说：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

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

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

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

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

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

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

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

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蔡校

长清楚地区分了 “学”与 “术”，“本科”与 “专科”，力图把北大办成

真正的 “本科”。然而今天，我们已经完全忘掉了 “本科”的含义，居

然培养了一大批医学本科生、法学本科生、管理学本科生等概念混乱、

自相矛盾的教育产品。

大学以讲授自由之艺为本，表明尽管经历了黑暗年代，欧洲大学仍然

接续了希腊自由学术的精神，并且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制度化，成为自

由学术的坚强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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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大学以自由辩论为主要教学方式

中世纪大学形成了非常规范和稳定不变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基本

的教学方式有两种，一是讲座 （ｌｅｃｔｉｏ），一是辩论 （ｄｉｓｐｕｔａｔｉｏ）。讲座由教

师讲授，目标是让学生熟悉教材上的知识内容。辩论则是在教师主持下，

在学生与学生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展开，目标是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

“讲座”的基本方式是，首先对经典文本进行朗读，然后解释其中的

关键概念和术语，再对文本中的主要观点进行解释和进一步分析。这种讲

座方式与世界各地的教学方式基本相似。但是，中世纪大学发展出了一种

独特的讲座方式，那就是在文本分析的时候，突出强调提出 “问题”，在

“问题”引导下对文本展开分析和批判性阐释。通过这种讲座模式，中世

纪的大学教师造就了一类重要的学术文献，即 “问题文献”。这些文献在

大学课堂上再次讲授，从而培养了学生的批判精神和 “问题意识”。“问题

意识”是学术研究的开端。中国学生之所以严重缺乏科研能力，根本的原

因在于 “问题意识”不足。在我们的大学课堂上，知识传授有余，培养

“问题意识”不足。这是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差距。

“辩论”是中世纪大学一种独特的教学方式。我们中国的传统教育模

式中，重视对经典的背诵、强记，再加上学生自己的理解和接受，少有这

个辩论的环节。时至今日，我们的大学课堂里，学生仍然满足于认真听讲

做笔记，没有提问习惯。目前只有在研究生这个层面上开设 “讨论班”课

程，鼓励学生参与讨论。本科生层面上的课程还主要是教师讲授。

在中世纪大学里的辩论课上，通常由教师主持，引入问题，出席课程

的学生和教师分成正反两方进行辩论。主管教师最后对双方的辩论进行综

合，得出一个结论。在这种课上，学生既训练了自己的表达能力，又参与

了知识的生产过程。除了通常的辩论课，大学艺学院里还开设自由辩论

课。这种课程可能持续好几天，仍然由一位教师主持，由学生和教师组成

的听众们提出问题，主持教师进行回答和评论。这个课程的特别之处在

于，听众可以提出任何问题，包括对当时的神学和政治极具毁灭性的问题

都可以提。当然，教师通常不会做出不利于当时神学和政治的回答和结

论，但是在提问环节，大学师生享有高度的学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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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这种集体的智力训练方式，是中世纪大学对于欧洲教育的创造性

贡献。今天我们的学位制度中已经实施的论文答辩制度、在大学教育中提

倡的讨论班教学方式，都是来自中世纪大学的传统。自由的探索是大学的

法定特权，正因为此，大学成为自由学术的制度保障。

二　经院哲学：中世纪的科学形态

大学特别是其中的艺学院为希腊学术的复兴提供了制度保障，也孕育

了两希文明相融合的重大成果经院哲学 （ｓｃｈｏｌａｓｔｉｃｉｓｍ）。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成长过程中，在社会层面上遭遇的是教会组织与

世俗政权之间的冲突，在思想层面上遭遇的则是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冲突。

处在希腊理性文化之汪洋大海之中的早期基督教思想家，为了伸张基督教

的独特性，着力强调信仰高于理性，甚至反乎理性。德尔图良 （Ｔｅｒｔｕｌｌｉａ

ｎｕｓ，１５０—２３０）主张，雅典 （理性）和耶路撒冷 （信仰）毫不相干。对

于 “道成肉身”这样的基督教基本教义，德尔图良说 “正因为荒谬，我才

相信”。

但是，在基督教成功传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基督教护教思

想家开始正视信仰与理性的关系问题，并逐渐形成了 “婢女论”，即作为

异教学术的理性哲学仍然可以为基督教神学所用。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教

父哲学家强调，信仰先于理性、高于理性，没有信仰就谈不上理性。哲学

和神学都追求真理，但哲学只能求到低级的真理，没有信仰的哲学不可能

获得终极真理。哲学如果能够为神学服务，用来论证神学，为信仰做准

备，则仍然是有价值的。总之，理性是信仰的手段 （“信仰寻求理解”），

信仰是理性的目的。没有理性的信仰是盲从和迷信，没有信仰的理性则毫

无意义。

奥古斯丁代表了理性和信仰、哲学和神学早期的结合方式，然而这种

结合方式随着１１世纪经院哲学的出现，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经院哲学在

台湾译成 “士林哲学”，字面意思是在学院里流行的哲学，实质内容是用

理性的方式对基督教教义进行论证。经院哲学起于安瑟尔谟 （Ａｎｓｅｌｍｕｓ，

１０３３—１１０９），托马斯·阿奎那集其大成，奠定了中世纪后半期基督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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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哲学的基础。

经院哲学出现的背景是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全面复兴。随着大翻译运动

的蓬勃开展，希腊科学和哲学经典以及阿拉伯学者的注释被译成拉丁文，

使欧洲人大开眼界。面对博大精深的异教学术，基督教思想家感到一种新

的压力，重新结合理性与信仰、协调希腊学术与基督教义的任务摆在他们

面前。

亚里士多德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在形而上学、自然哲学、伦

理学、政治学、诗学等诸多学科领域都有原创性贡献。更重要的是，他的

思想不仅原创，而且具有内在的融贯性，使得他在任何单独一个学科的思

想都受到其他学科相关思想的支持。除非你对他全盘否定，否则单独否定

某一个局部的观点是很困难的。亚里士多德首先让伊斯兰思想家阿威罗伊

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称亚里士多德的教导是至高的真理，因为他的思想是

人类思想的最终表达。基督教思想家对亚里士多德也是推崇备至，阿奎那

认为亚里士多德已经达到了人的思想不借助基督教信仰所能达到的最高水

平。

然而，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希腊思想与圣经在许多方面存在根本的差

异。最大的差异可能是，希腊人认为宇宙是永恒存在的，无始无终，而基

督教信奉创世思想。这也是最难调和的一个矛盾。亚里士多德从理性出发

认为，让宇宙有一个开端，我们必然会追问这个开端的原因，而这必然会

导致无穷后退，不如假定无始无终更加合理。

１２世纪的第二个２５年，亚里士多德及其阿拉伯注释作品陆续被译成

拉丁文。到了１３世纪，神学家如何与亚里士多德著作相处成为问题。亚

里士多德思想在基督教世界的传播引起了教会巨大的震动，反对亚里士多

德的势力在巴黎大学迅速集结。１２１０年，地方教会在巴黎禁止阅读亚里士

多德的自然哲学著作。１２３１年，教皇格里高利九世批准禁令。但是，教会

内部的保守势力并没有能够一手遮天。巴黎大学艺学院和神学院的教师以

各种各样的方式抵制禁令，直到 １２５５年，禁令解除。巴黎大学和牛津大

学一样可以自由地研究和注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第二波禁令来自巴黎主

教唐皮耶 （ＥｔｉｅｎｎｅＴｅｍｐｉｅｒ）。１２７７年，唐皮耶宣布对亚里士多德及其注释

者提出的２１９个命题进行谴责，史称大谴责。在此之前的１２７２年，巴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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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艺学院教师曾被迫宣誓不再对神学问题发表意见。大谴责引发了艺学院

与神学院教师之间的紧张关系。理性与信仰、哲学 （科学）与神学之间的

关系面临着新的调整。

１２４０—１２７０年间，新派旧派之间相互的交锋，促进了人们对形而上学

问题的熟悉，大阿尔伯特和托马斯的伟大综合开始出现。

神学家中的新派人物倾向于提升理性的地位，从神学之婢女的地位提

高到与之并列。经院哲学之父安瑟伦曾经企图综合理性和信仰，基于理性

证明上帝存在。过去我们比较多地嘲笑安瑟伦的工作，认为是徒劳无益

的。事实上，用理性 “证明”上帝存在与单纯地 “相信”上帝存在之间存

在着原则性的区别，“证明”的引入意味着理性地位的极大提升。安瑟伦

主张，哲学与神学之间没有截然分别。最高的哲学就是神学，而神学是最

高级的科学形态。安瑟伦规定了经院哲学的基本目标，是为基督教教义提

供理性论证和支持。作为基督教思想家，他们虽然相信单凭理性并不能发

现真理，但的确可以理解真理。

１２４７年，大阿尔伯特 （ＡｌｂｅｒｔｕｓＭａｇｎｕｓ，约 １２００—１２８０）出任多明我

会教职，次年开始对亚里士多德的所有著作进行注释。他明确区分了神学

和哲学的不同适用范围，提出自然哲学的自治问题，不再把哲学看成是神

学的婢女。

大阿尔伯特的学生托马斯·阿奎那进一步强调，哲学和神学是相互独立

的学科。哲学的基本原则是理性，神学的基本原则是信仰，而信仰不能够为

理性所证明，所以它们是相互独立的。阿奎那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进行

基督教化，把理性精神系统地、全面地引进基督教神学之中，使得神学逐渐

发展成一门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科学。阿奎那在 《神学大全》中提出了把神

学看成是科学的论证：“我们必须牢记，科学有两种。其中有些是基于哪些

因理智的自然之光而了解的原理，比如算术与几何之类。还有一些是基于更

高级的科学所得出的法则，就如同光学基于几何学所构建的法律，音乐基于

算术所构建的法则。所以，神圣学说也是一门科学，因为作为它的基础的原

理，来自一门更高级的科学，上帝与圣人们的科学。”① “不管是因其更高

① 转引自格兰特 （２００９：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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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定性，还是其研究对象更崇高的地位，有一门理论科学被认为比其他

任何科学都要高尚。”① 这样一来，神学与哲学就成了并列的独立的学科，

都是科学的不同门类。这是自奥古斯丁以来的一次伟大的革命。把神学看

成科学，加强了神学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哲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

怀特海在追溯近代科学的起源时说： “在现代科学理论还没有发展以

前人们就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地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

来的。”② 因为经院哲学的逻辑把严格确定的思想习惯深深地种在欧洲人的

心里，这种习惯即使在经院哲学被否定以后仍然流传下来，例如伽利略，

“他那条理清晰和分析入微的头脑便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来的”③。怀特

海深刻地认识到，经院哲学作为希腊理性科学传统的继承者对于近代科学

的重大意义。

在大学艺学院里，由于剥夺了对神学问题说三道四的权利，艺学教师

们得以专心致志从事哲学—科学研究。由于艺学院在大学里的基础地位，

从而使理性科学的学习和研究在大学里蔚然成风。在牛津大学，关于亚里

士多德自然哲学的禁令从来没有生效，而格罗斯泰特 （ＲｏｂｅｒｔＧｒｏｓｓｅｔｅｓｔｅ，

约１１７５—１２５３）极大地促进了数学传统在牛津的开展。他的弟子罗吉尔·

培根 （ＲｏｇｅｒＢａｃｏｎ，约 １２１４—１２９２），把数学在自然哲学中的地位提到了

相当的高度。１４世纪第二和第三个 ２５年里，在牛津大学出现了默顿学院

的牛津计算者们 （Ｏｘｆｏｒ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ｏｒｓ），或称默顿学派 （Ｍｅｒｔｏｎｉａｎｓ）。默顿

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布雷德沃丁 （ＴｈｏｍａｓＢｒａｄｗａｒｄｉｎｅ，约 １３００—约 １３４９）。

他们对速度进行了定量的运动学分析，最终得出了中速度定理 （一个物体

以匀加速度直线运行所走过的距离，等于这个物体以初速度和末速度的平

均值匀速运动所走的距离）。在巴黎大学，数学传统一直较弱，但逻辑学

是强势学科。１４世纪 ５０年代，巴黎出现了布里丹 （ＪｅａｎＢｕｒｉｄａｎ，约

１３００—约１３５８）的冲力说 （一种近似于惯性运动的学说），以及奥雷斯姆

（ＮｉｃｏｌｅＯｒｅｓｍｅ，约１３２０—１３８２）用几何方法证明了中速度定理。在许多

①

②

③

格兰特 （２００９：１５７）。

怀特海 （１９５９：１３）。

怀特海 （１９５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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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经院自然哲学家已经为近代物理科学开辟了道路。

没有经院哲学这个环节，就没有理性科学在欧洲的复兴，这一点可以

从伊斯兰世界的情况中得到反证。阿拉伯学者比拉丁基督教学者更早接触

和学习希腊学术，但是希腊理性科学并没有在伊斯兰文化中扎下根来。科

学史家格兰特在 《近代科学在中世纪的基础》以及 《科学与宗教》两书

中认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相比有两大差别。其一，基督教徒都知道圣经

不是一部科学著作，所以他们能够接受圣经之外的希腊科学，而穆斯林认

为 《古兰经》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应该严格地按照字面意思来诠释，所

以排斥外来科学；其二，伊斯兰教主要依靠军事征服传教，传播很快，无

须与异教学术磨合适应，而基督教一直处在文化从属地位，形成了与异教

学术文化生态共存的策略。正是这两大差别，导致希腊学术虽然最早为伊

斯兰世界所继承，但并没有扎下根来。在伊斯兰世界，哲学家的地位很

低，而且经常受到迫害。１３世纪一位伊斯兰教的宗教权威称：“那些学习

或教授哲学的人，会被真主的眷顾所抛弃，并会被撒旦征服。这一知识领

域会蒙蔽对其辛勤耕耘的人们的双眼，会玷污他们的心灵，令他们违背穆

罕默德先知的教导，还有什么比这更可鄙的呢？”① 伟大的翻译家们如阿尔

—拉兹、伊本—西纳 （阿维森纳）、伊本—拉希德 （阿维罗意），一开始受

到某哈里发保护，但换了一个哈里发，就受到迫害。伊斯兰的经院哲学—

神学始终没有成长起来。当阿维罗意试图把亚里士多德学说与伊斯兰教义

结合起来，创建伊斯兰教的经院哲学时，当时的哈里发发表了一道有象征

意味的布告说：上帝已命令为那些妄想单凭理性就能导致真理的人备好地

狱的烈火。②

三　唯名论革命为近代科学开辟道路

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经院哲学是基督教化了的亚里士多德哲

学，是高度理性化了的神学。通过经院哲学这个环节，希腊理性精神被基

①

②

格兰特 （２００９：２０２）。

罗素 （１９６３：５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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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世界所继承。１３２３年阿奎那被教会封为圣人，意味着经院哲学／神学

成为正统。希腊学术摆脱了神学婢女的地位，成为有独立学术价值的精致

文化。在大学里，对希腊学术的研讨成为常规课程。很长时间以来，许多

中文文献都宣称亚里士多德借助基督教会统治了欧洲思想一千八百年，这

是言过其实的。现在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与基督教合流并取得教会正统

地位，始自１３世纪，到科学革命时期，也就是四百年。

我们必须注意到，单是希腊学术的复兴并不足以催生近代科学，况

且，经院哲学所推崇的只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对阿基米德的数学和

力学、托勒密的天文学，欧洲人仍然并不了解。更重要的是，彻底理性化

了的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并不能为近代科学开辟道路，相反，它后来成了

近代科学的创建者们首先要予以克服的顽固对象。因此，要理解近代科学

起源的历史背景，我们必须注意到在经院哲学与近代科学之间，另有一个

重要的历史环节，这就是唯名论革命 （Ｎｏｍｉｎａｌｉｓｔ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唯名论 （Ｎｏｍｉｎａｌｉｓｍ）是经院哲学内部成长出来的一支哲学派别，以

主张共相 （普遍本质）只是名称而非实在得名，与唯实论 （Ｒｅａｌｉｓｔ，又译

“实在论”）相对立。唯名论有强版本和弱版本两种。强版本主张，只有个

体存在，共相不存在；弱版本主张，个体存在在先，共相作为推论次之，

但仍然作为概念而存在。与唯名论相对的唯实论也有不同版本，最强版本

是柏拉图式的实在论，主张共相可以完全独立于而且优先于个别事物而存

在；其次强的版本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实在论，主张共相存在于殊相 （个别

事物）之中，我们通过思想可以认识到共相，但共相并不能独立于个别事

物而存在，因此它的存在也不高于个别事物的存在。最早提出唯名论的是

罗瑟林 （Ｒｏｓｃｅｌｌｉｎｕｓ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ｅｎｓｉｓ，１０５０—１１２５），代表人物有邓·司各特

（ＪｏｈｎＤｕｎｓＳｃｏｔｕｓ，约１２６５—１３０８）和奥康的威廉 （ＷｉｌｌｉａｍｏｆＯｃｃａｍ，约

１２８５—１３４９）。我们可以注意到，这几位代表人物都是托马斯·阿奎那的

同时代人，因此，唯名论是在经院哲学内部与唯实论一同成长壮大起来

的。

唯名论与实在论的对立在基督教教义的背景下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

托马斯·阿奎那主张，从上帝的角度看，共相是先于个别事物而且能够独

立存在的，因为上帝显然是先创造了共相，然后创造个别事物；从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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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看，共相是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的；从人类认识的角度看，先有个别

事物后有对共相的抽象。阿奎那的这个主张是一种综合性的说法，但从神

学角度看，他是一个实在论者，一个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温和实在论者。

以阿奎那为代表的经院哲学的经典形式是实在论，共相被认为是人类所认

识到的上帝的理性。经院哲学把世界看成是渗透着理性的，世界上的每一

种事物都是上帝的理性范畴 （共相）的样本。从自然事物之中，人类可以

认识到共相从而认识到上帝的逻辑。在经院实在论者那里，上帝是一个理

性的上帝，一个有条不紊、秩序井然的上帝。世界作为上帝的造物构成一

个存在之链，从低级到高级，最顶端是人类，再往上就是上帝。但丁的

《神曲》（ＤｉｖｉｎａＣｏｍｍｅｄｉａ）是一个典型的基督教的经院叙事，把基督教关

于人生、历史的全部理性结构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它的名字译成 “神

剧”更准确，因为基督教的人生和历史的确就是一部神圣的戏剧，世界和

宇宙不过就是这个神剧的舞台，其主题就是人的堕落 （地狱）、赎罪 （炼

狱）、得救 （天堂）。整个过程既有条不紊、又充满温情。

唯名论认为个别事物、个体才是实在的，共相则只是一个名词。这看

起来只是自希腊以来就有迹可循的纯粹哲学理论分歧，为什么会引起一场

思想革命呢？从神学角度看，这背后隐含着关于理性与信仰孰轻孰重的重

大理论分歧。如果所有受造物都是特殊的、个别的，那就无法编入理性的

存在之链之中，人就无法通过对造物的理性研究而通往上帝，甚至上帝本

身也无法通过理性被理解，只能通过启示和神秘体验。唯名论以一种新的

形态重申了信仰高于理性、信仰超越理性的传统神学观念，挑战主流经院

哲学将理性与信仰相结合的伟大努力。

与主流经院哲学把上帝看成一个理性的上帝不同，唯名论极度强调上

帝全能、意志完全自由的思想。每一个事物的存在完全是因为上帝的意

志，每一个事物以如此这般的方式存在也完全是因为上帝的意志，没有自

然的原因。上帝享有完全的自由，既不受自然法则的约束，甚至也不受他

从前约定的约束。奥康的威廉认为，上帝不可能创造共相，因为共相将限

制他的全能。对唯名论者而言，全能的上帝完全可以让太阳从西边出来，

完全可以让人返老还童，他也完全可以只拯救那些恶贯满盈的坏人而不拯

救那些积善积德的好人，没有任何理性的规矩可以约束他。亚里士多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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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哲学中有许多不可能命题，比如，不存在虚空，因为虚空是一个自相

矛盾的概念；没有运动就没有时间；不可能创造多个世界，因为多世界与

自然运动学说相矛盾；天球不可能作直线运动，因为这会导致虚空出现；

偶性无法离开实体而独立存在，红色不可能离开红色的东西而独自存在；

等等。所有这些基于理性推导出来的自然哲学法则，都被认为限制了上帝

的全能，为唯名论者所激烈反对。

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为经院哲学带来了活力。一方面，经院学者们

基于亚里士多德的正统地位，可以自由地研讨异教学术所提出的问题；另

一方面，他们基于上帝全能的唯名论思想，又可以大胆挑战亚里士多德自

然哲学中的种种理性教条。比如，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他们可以假设

世界是永恒的、属性只能附着于实体之上，从而推出一个身体可以承载不

止一个灵魂、一个灵魂可能经历了许多个身体这样的异端思想。再比如，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虚空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荒谬概念，因为所谓

虚空即是空无一物的处所，但处所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本来就是由他

物包围着的。此外，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运动理论，运动起因于处所的

差异，如同电荷由高电势向低电势移动一样，但在虚空中并无这种差异，

因此在虚空中运动是不可想象的。还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运动理论，一

个物体的运动速度取决于推动力与阻力的某种平衡，在虚空中完全没有阻

力，运动速度将会达到无限大。因此，在虚空中要么不可能运动，要么运

动速度无限大，这都是荒谬的。然而，按照上帝全能的唯名论思想，创造

虚空是完全有可能的：世界既然是上帝创造的，那么创世之前不就是虚空

吗？如果上帝能够在世界之前和之外创造虚空，他就不能在世界之内创造

虚空吗？唯名论者对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种种探索性批判，与两百年后

伽利略的革命性思想极为相似。

但是，在这两方面，经院学者们的探索空间都是有限的。他们可以按照

逻辑和理性进行推理，他们也可以按照上帝全能的思想对亚里士多德的种种

教条进行突破，但这些推理和突破都只能看成是假设性的，其结论只能看成

是可能为真，而不能认为绝对的真。允许进行自由地探索，但不可认为结论

就是真理，这是基督教会在理性与信仰之间形成的一种平衡策略。头脑简单

的人也许觉得这难以置信，但这是历史事实，也是生活常识。今天我们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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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 “研究有自由、宣传有纪律”的说法吗？哥白尼和伽利略当年都可以自

由的研究和讲授他们的日心说，但不可坚持它就是真理。伽利略之受审，一

个原因就是他违背了自己不可坚持日心说为真的承诺。

中世纪晚期的唯名论者在许多方面为近代科学开辟了道路。牛津大学

的默顿学派以定量方式研究运动，得出了中速度定理。巴黎大学的布里丹

提出冲力说，以解释抛射体为何能够在脱离投掷者之后仍然能够继续运动

的问题。牛津的布雷德沃丁和巴黎的奥雷斯姆都主张无限虚空的概念。奥

雷斯姆和布里丹设想过地球自转以解释天空周日旋转问题，布里丹甚至用

冲力说解释了地球运动的情况下垂直上升的箭为何仍然能够落回原地。所

有这些杰出的成就都出自唯名论者。但是，这些杰出的思想都只是假设性

的。因此，经院学者们的才智更多地放在了逻辑推演，而非实验验证。根

本上讲，近代科学诞生自一场科学革命，而不是经院哲学的延伸。

如果说唯名论者所做的具体科学研究还不足以成为近代科学的开路先

锋，那么在思想观念层面上，唯名论却实实在在为近代科学革命提供了神

学动机，准备了观念前提。吉莱斯皮在他的名著 《现代性的神学起源》中

深刻地揭示了中世纪的唯名论革命如何为现代性开辟了道路：“唯名论试

图把理性主义的面纱从神面前揭下，以便建立一种真正的基督教，但在这

样做的过程中，它揭示了一个反复无常的神，其能力令人恐惧，不可认

识，不可预知，不受自然和理性的约束，对善恶漠不关心。这种对神的看

法把自然秩序变成了个体事物的混乱无序，把逻辑秩序变成了一连串名

称。人失去了自然秩序中的尊贵地位，被抛入了一个无限的宇宙漫无目的

地漂泊，没有自然法则来引导他，没有得救的确定道路。因此毫不奇怪，

除了那些最极端的禁欲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这个黑暗的唯名论的神被证

明是焦虑不安的一个深刻来源。”① 唯名论的上帝不像但丁和阿奎那的上帝

充满理性、温情和仁慈，而是喜怒无常、完全不可理喻、令人敬畏和恐

惧。个人的得救也不取决于你是否行善事、赎罪恶，而完全取决于上帝毫

无征兆的恩典。世界丧失了自然法则，沦为一盘散沙，毫无必然性可言。

这构成了欧洲思想的一个巨大困境。

① 吉莱斯皮 （２０１２：第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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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意识到唯名论的危险，试图予以压制，但收效不大。实际上，１４

世纪上半叶开始，在牛津和巴黎都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唯名论运动。１４世纪

之后，欧洲陆续出现危机。教会的分裂、黑死病、百年战争，使欧洲陷入

混乱和不安宁之中，而这一切现实的灾难和危机，又使唯名论的上帝形象

显得十分合理。历史就这样把唯名论制造的巨大思想困难摆在了近代欧洲

人的面前，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为代表的现代性运动，正是

为了解决这一思想困难而提出的整体方案。

什么是现代性？现代性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是现代社会发展所遵循的基本原

则。不同的思想家从不同的侧面对现代性有不同的表述，但是，至少有三

个原则是大家公认的：第一，人类中心主义原则。人取代神成为万物的中

心，现代社会因而是一个世俗社会。第二，征服自然原则。通过运用理性

和科学以及基于现代科学之上的现代技术，征服和控制自然力，为人类谋

利益。第三，社会契约原则。人类的个体是自由而且平等的，社会只能由

个体主义的个人根据社会契约进行组建。我们很容易看出，现代性是通过

把人置于上帝的位置、让人拥有上帝的性质，以解决唯名论革命所提出的

人与上帝之间无限差异的困境。现代性中的人像唯名论的上帝一样，拥有

自由和创造的意志，在征服和控制自然力中显示自己的力量，从而在唯名

论所设定的混乱世界中保护自己、建立秩序。正是凭借这种尼采所说的

“强力意志”（ｗｉｌｌｔｏｐｏｗｅｒ），近代科学以与希腊理性科学大不一样的崭新

面貌登上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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